
李师仁故事与河西美柰

———兼论历史叙述的 “层累”

张善庆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 甘肃武威唐天宝 《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 是关于凉州瑞像信仰的一通重要碑文， 它

在 《续高僧传》 的基础上添加了部分内容， 包括正光元年李师仁猎鹿和偶遇神僧的故事， 李师仁怀

揣的柰果也最终变化成石头， 为整个故事增添了神秘色彩。 至于这个故事何时何地被添加进来， 此前

学界并无讨论。 研究发现， 李师仁故事只流传于河西地区， 而柰自古以来就是河西特产， 因此这则故

事大概是释道宣 《续高僧传》 之后、 天宝 《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 之前河西地区添加进来的。

整个过程强烈凸显了历史叙述的 “层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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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瑞像是中国中古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一身瑞像， 其记载也纷呈复杂， 大概从北周

开始， 历经初唐和盛唐， 不断叠加， 耐人寻味。 甘肃武威出土的唐代天宝年间 《凉州

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 （以下简称 《瑞像因缘记》 ） 在叙述北魏正光初年瑞像乍现情节

时， 增加了李师仁猎鹿和巧遇圣僧的情节： 李师仁怀揣 “果” “柰”， 最终变化成石，
为整个故事增加了更多神秘色彩。 这是初唐 《续高僧传》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等典籍

所没有的内容， 显然属于后人的添加。 那么关于李师仁的这段记载产生于何时何地？ 因

何添加？ 此前学界并没有讨论， 笔者在此抛砖引玉， 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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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师仁故事流行于河西地区

《瑞像因缘记》 记载：

　 　 至后魏正光元年， 相去八十有六年， 猎师李师仁趂鹿于此山， 忽见一寺俨然化

□□□□□／ （缺） □师仁稽首作礼， 举头不见其僧， 窃念常游于兹， 怪未曾有，

如是遂垒石为记， 将拟验之， 行未越 界 ， 忽□雷震 ／ （缺） □ 属 魏末丧乱， 生人

涂炭， 萨何之言， 至是验焉。 师仁于时怀果， 走诣所部， 言终出柰， 柰化为石， 于

是□□叹此希有之。①

由于 《瑞像因缘记》 石碑残损， 故事内容略有遗缺。 猎师李师仁在山中游猎， 偶遇圣

僧， 蒙受教化。 圣僧所说， 盖是预言。 瑞像出现之后， 李师仁怀揣 “果” “柰”， 可能

是和他人叙说过往殊胜因缘， 此后， 怀中 “果” “柰” 变化成石。
凉州瑞像主要分布于今天甘肃地区， 其次是山西、 内蒙古、 四川等地， 表现形式主

要是单尊像， 或者三尊、 五尊； 或者和其他瑞像乃至牛头山瑞像作为一个组合出现； 或

者出现在内容详实、 结构复杂的瑞像因缘变相中。 李师仁故事通常被描绘在最后一类。
目前所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分别保存于莫高窟第 ７２ 窟、 第 ６１ 窟、 第 ９８ 窟和第 ２２５ 窟。
藏经洞出土绢画 （编号 Ｃｈ􀆰 ００５９） 也应该是瑞像因缘变相的残片。

第 ７２ 窟开凿于晚唐时期，② 南壁通壁绘制凉州瑞像因缘变相， 内容和 《瑞像因缘

记》 相近，③ 详细描绘了瑞像示现前后的重要事件。 壁画中央对称轴北侧下方描绘李师

仁猎鹿和巧遇圣僧两个重要情节。 李师仁策马驰骋， 搭弓射箭， 瞄向疾驰奔走的小鹿。
另外一个场景中， 李师仁下马跪地， 双手合十， 面向僧人。 僧人背后描绘一座殿堂， 旁

书榜题： “□萨诃和尚见猎师对以劝化时”④。 除此之外， 壁画中尚有多处 《瑞像因缘

记》 所没有的内容。 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 曹氏归义军开凿的第 ６１ 窟和第 ９８ 窟对于这

两个情节特别青睐， 在中心佛坛背屏瑞像下方的两侧重点绘制。 英藏绢画凉州瑞像因缘

变相 （编号 Ｃｈ􀆰 ００５９） 现今只剩下残片， 从仅有的图像推测， 大概和第 ７２ 窟同样精彩，
只是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两个情节了。 从目前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 除上述武威 《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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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缘记》、 莫高窟壁画和绢画资料， 李师仁故事再也没有出现在河西之外的其他地区。
另据笔者考证， “李师仁” 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角色， 大概是刘萨诃的故事在传播过

程中不断被讹传而产生的， 刘萨诃作为稽胡人， 来自离石； 在古代西北方言中， “李师

仁” 和 “离石人” 读音相同或者相仿。① 从这一点上看， “李师仁” 的出现大抵产生于

中古西北地区。 综合上述图像和文献资料， 笔者初步推断李师仁故事产生于河西。

二、 李师仁故事中的 “柰” 盛产于河西地区

李师仁故事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元素 “柰”。 这就成为我们探讨李师仁故事产生地区

的另外一条重要线索。
柰， 根据专家们的研究， 就是指中国绵苹果， 不同于我们今天所食用的西洋苹果

———西洋苹果最早于 １８７１ 年从美国被引进过来， 首先在山东烟台种植； 在中国古代，
苹果属的果树主要有林檎和柰， 其中林檎也称沙果、 花红、 文林郎果， 原产地为中国；
柰的种植历史则长达两千年之久， 西汉时期上林苑就已经移植成功。② 关于柰的产地和

传入中国的时间， 学界说法众多。 有学者认为， 绵苹果原产地是新疆， 在战国后期到秦

汉之际， 传入陇西、 甘南等地， 并在汉武帝建元年间输入关中。③

搜索与柰相关的历史文献就会发现， 首先， 这些资料分散在 《上林赋》 《初学记》
《酉阳杂俎》 《新唐书》 《太平御览》 等典籍， 特别是类书， 内容丰富， 而且也比较集

中， 被学界一而再、 再而三地反复引用； 其次， 这些文献资料把柰的生产地集中指向一

个地区， 那就是河西走廊， 西起敦煌、 酒泉、 张掖， 东到武威、 永靖。 高启安、 买小英

著有 《河西柰的神话及传播》 （以下简称 《河西柰》 ） 全面搜罗历代相关文献资料，
非常完整地再现了河西地区柰的种植、 加工以及相关的种种传说④； 闫廷亮 《河西古代

的土贡———以史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对河西冬柰的相关历史文献做过梳理；⑤ 这都是

本文继续探讨的基础， 特别是 《河西柰》 一文。 笔者结合敦煌遗书， 补充若干资料，
对河西美柰再次做一介绍， 为完整呈现这段历史， 谨将学界耳熟的类书记载赘述如下。

汉代上林苑曾经移植栽种过柰树。 司马相如撰写 《上林赋》， 详尽罗列这座皇家园

囿中的奇珍异果， 其中就包括柰： “枇杷橪柿， 楟柰厚朴。”⑥ 北周庾信有诗 《移树》，
其中一句是 “酒泉移赤柰， 河阳徙石榴”⑦。 《河西柰》 认为这个典故指的就是上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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柰树来自河西。① 也就是说， 柰在当时已经被移植在皇家园囿中， 但是长安周边可能还

没有广泛种植。
三国时期河西柰成为贡品。 曹植 《谢赐柰表》 一直为学界津津乐道。 对此， 元魏

《齐民要术》 记载较略，② 盛唐 《初学记》 则非常详实。 “即夕殿中虎贲宣诏， 赐臣等

冬柰一奁。 以柰夏熟， 今则冬生， 物以非时为珍， 恩以绝口为厚， 非臣等所宜荷之。 蒙

报植等诏曰： 山柰从凉州来， 道里既远， 又东来转暖， 故柰中变色不佳耳。”③ 原本夏

熟的绵苹果， 却能够在冬季收获， 实属稀罕； 只是保鲜条件有限， 千里迢迢从凉州运

来， 颜色虽然略有变化， 但是已经弥足珍贵了。 可见当时凉州冬柰已经名声在外。
两晋时期的记载里， 凉州、 张掖、 酒泉、 瓜州等地都盛产柰。 “ （西） 晋武帝泰始二

年六月壬申， 嘉柰一蒂十实， 生酒泉。”④ 张载有诗曰： “江南郡蔗， 张掖丰柿， 三巴黄

甘， 瓜州素柰。 凡此数品， 殊美绝快， 渴者所思， 铭之裳带。”⑤ 西晋郭义恭 《广志》
记载： “柰有白青赤三种。 张掖有白柰， 酒泉有赤柰， 西方例多柰。 家以为脯， 数十百

斛， 以蓄积， 如收藏枣栗。”⑥ 这是 《齐民要术》 的引文， 《艺文类聚》 只引前半部

分，⑦ 《初学记》 则悉数全引。⑧ 可见， 张掖和酒泉柰的产量较大， 当地居民甚至做成果

脯储备起来。 至宋代 《太平御览》 引用这段记载时， 在末尾加一句 “若木柰汁黑， 其方作

羹， 以为豉用也。”⑨ 《河西柰》 认为， 这或许是中国典籍所见最早的制作果酱记录。􀃊􀁉􀁒

南北朝时期， 敦煌寺院的园圃之中出现了柰。 来自罽宾的连眉禅师昙摩密多， 曾经

驻锡敦煌， “于闲旷之地， 建立精舍。 植木柰千株， 开园百亩。 房阁池沼， 极为严净”􀃊􀁉􀁓。
“千株” “百亩”， 规模不可谓小。 这条资料不见于历代类书。 千里之外的江南， 梁褚沄

作 《咏柰诗》， 赞叹河西美柰： “成都贵素质， 酒泉称白丽； 红紫夺夏藻， 芬芳掩春蕙。
映日照新芳， 丛林抽晚蒂； 谁为种三株， 终焉竞八桂。 不让圆邱中， 粢洁华庭际。”􀃊􀁉􀁔

至唐代， 河西美柰更是声名大振， 成为地方贡品， 并不断地被加以夸张乃至神化。
《新唐书·地理志》 记载： 甘州张掖郡上供的方物乃是 “冬柰”。􀃊􀁉􀁕 段成式 《酉阳杂俎》
记载： “白柰， 出凉州野猪泽， 大如兔头。”􀃊􀁉􀁖 《洽闻记》 记载： “河州凤林关有灵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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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七月十五日， 溪穴流出圣柰， 大如盏， 以为常。”① 经刘满教授考证和实地调研， 认

为凤林关应该在甘肃临夏县东北莲花镇境内原唵哥集， 只是现在已经没入刘家峡水库之

中。② 对此， 谢重光先生认为， 这可能是灵岩寺培育出的品质优良的柰， 秘不示人， 到

盂兰盆节时让它从溪穴中流出， 宣传寺院神圣灵应。③

上述材料均是来自传世典籍， 且多集中于类书之中。 同一条信息可能会被反复传

抄， 一定程度上不能如实地反映类书编纂之时河西柰的种植情况。 现在有赖于敦煌遗书

的发现和刊布， 我们得以窥探唐五代宋时期敦煌美柰的生产状况。
晚唐五代时期园囿在敦煌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分为官府所有、 寺院所

有和个人私产， 柰园、 桃园、 苜蓿园、 葡萄园、 栗树园都见于记载， 为寺院、 官府和市

场提供了蔬菜、 瓜果和粮食； 为加强管理， 归义军政权还专门设置都园官一职， 对此郑

炳林先生做过深入研究。④

Ｐ􀆰 ２６８５ 《戊申年 （８２８？） 年沙州善护、 遂恩兄弟分书》 是一件分割财产的文书，
记载： “南园， 于柰子树以西大郎， 已东弟。”⑤ Ｓ􀆰 ６９８１Ｖ （８） 《年代不明诸色斛斗破

历》 是一件 １０ 世纪寺院支出账， 据王祥伟先生研究， 可与 Дх􀆰 １４１９Ｖ、 Ｓ􀆰 １６００Ｖ （１）

缀合。⑥ 其中记载 “粟一斗， 下柰子日就园看判 ／官用。” ⑦“下” 当解释为 “采摘”。 此

“判官” 由僧人担任， 职责是监督寺院物产。⑧ ＢＤ１５２４６ （２） 也是一件支出账， 据王祥

伟先生研究， 可以和 Ｐ􀆰 ３３６４、 Ｓ􀆰 ５００８ 缀合， 时代为 ９４７ 年或者 ９４８ 年，⑨ 其中记载

“白面贰斗， 油壹抄， 下柰子日就园和尚 ／法律破用。”􀃊􀁉􀁒 由此推测， 敦煌柰园规模较大。
耐人寻味的是 Ｓ􀆰 ５８０４ 《门僧智弁请赐美柰状》， 这是一件书状， 卢向前􀃊􀁉􀁓和高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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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①先生都有录文。 杨宝玉先生录文并对其内容做了详细考证， 释智弁生活在晚唐时

期， 是和归义军节度使关系密切的 “门僧”； 这份书状内容是， 他听闻归义军节度使之

子 “参君 （军） 郎君” 出城摘柰 （出墎 （郭）， 于园收柰）， 请求赏赐一颗。② “柰”
之 “美”， 令人神往。

除此之外， 敦煌遗书保存着中古敦煌人所使用的识字典籍， 包含着 “柰” 字或者

“柰” 的解释， 如蒙学识字用书 《千字文》 《开蒙要训》 （Ｐ􀆰 ２４８７、 Ｐ􀆰 ２５７８）、 《孔子备

问书》 （Ｐ􀆰 ２５８１、 Ｐ􀆰 ２９１９）、 《俗务要名林》 （Ｐ􀆰 ２６０９）。 Ｐ􀆰 ２９１９ 《孔子备问书》 记：
“何谓五菓？ 桃李杏柰枣， 是五菓也。”③ 敦煌文献中的 “时要字书”， 是萃取民间社会

生活中各种重要常用语汇， 按照便于学习、 检索和实用的原则， 分类加以编排的通俗字

书， 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最常见、 最重要的事物。④ 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加深了敦煌人

对 “柰” 的认知。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占卜类遗书， 包括 《宅经》， 一定数量的柰， 被栽植

在房屋院落的某个位置， 被赋予了祛病禳灾的功能。 Ｐ􀆰 ２６３０Ｖ 内容为 《宅经》， 黄正建

先生认为， 第三部分叙述禳法，⑤ 采用在住宅院墙内外种植树木的方法， 如柰、 李、
桃、 槐等。 文载： “九尺刺梢山魏法： □□疾病， 令西北角种榆一根， 比政不得□□
衰， 天虚令人富贵， 南种李十二根， 外李 （残） 利舍东北□种柰二根法， 衣志路小避

□不置田蚕 （残） 大种□大 （六） 根， 令人生贵子， 二千石。 （残） 种李十二根， 内

桃外李□□□九尺， 避除疾病， 大富。 财惠， 种柰十三根吉， 令廿五 （残） 食宜留子

……”⑥ 陈于柱先生指出， 这在写卷中称 “树木法”， 与 Ｐ􀆰 ２６１５ａ “卜种树法” 比较接

近，⑦ 树木包括青桐、 梓树、 桃木、 榆树、 桑、 槐、 李等， 唯无柰。⑧ 如果当时敦煌百

姓比较崇信这类 《宅经》 （Ｐ􀆰 ２６３０Ｖ） 的话， 那么必然会促进柰的种植。
从南北朝昙摩密多的千株柰树， 到晚唐五代郭外柰园， 敦煌植柰的历史可谓悠久。

这也就印证了历代有关河西美柰的记载。 河西美柰， 声名远播， 以至于被文人墨客记载

下来， 同时也走进了民间传说之中。 《瑞像因缘记》 李师仁故事中有关 “柰” 的记载，
很有可能就是初唐至天宝年间在河西地区添加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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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凉州瑞像历史叙述的 “层累”

２０ 世纪初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为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①提供佐证， 开始着手

研究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孟姜女故事， 撰写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孟姜女故事

研究》， 以 “孟姜女故事历史的系统” “地域的系统” 为题， 阐述这一爱情故事发展的

脉络， 并展示故事的地域性特征。 这一研究最终成就了一种研究神话传说的范式， 对于

今天的刘萨诃与凉州瑞像信仰研究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 神话传说包含着历史史实， 两者并非完全对立。 虽然是神话传说， 但是经过

抽丝剥茧， 我们就会发现神话背后的历史史实。 正如赵世瑜先生所说， “传说、 历史、
历史记忆， 这三个概念在表面上是由一系列个案构成的知识组合， 而在这背后， 历史

学、 民俗学、 人类学的知识、 方法、 概念和理论， 后现代的思考， 都可合而为一。 因为

无论是历史还是传说， 它们的本质都是历史记忆， 哪些历史记忆被固化为历史， 又有哪

些成为百姓口耳相传的故事， 还有哪些被一度遗忘， 都使我们把关注点从客体转移到主

体， 转移到认识论的问题上， 这也就不可避免地牵扯到后现代的问题。 因为在现代性的

语境或科学主义的话语中， 传说与历史之间的区别就是虚构与事实之间的差别； 而在后

现代的语境中， 虚构与事实之间是否有边界本身可能就是一种 ‘虚构’。”②

其次， 不断 “层累”、 不断加入的元素都有特定历史背景。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这

些元素因何被添加进来。 就如同顾先生在 《孟姜女故事研究》 结论部分所说， 需要

“就历代的时势和风俗看这件故事加入的分子”， 例如， 西汉时期天人感应学说成为普

遍信仰， 杞妻的哭， 就成了崩城坏山的感应； 六朝隋唐时期， 百姓苦于繁重的徭役， 于

是崩城就变成崩长城， 杞梁的战死也变成了因逃役而被打杀。③ 孟姜女故事在敦煌藏经

洞出土遗书中也有保留， 字里行间也掺杂着河西元素。 １９２５ 年， 身处巴黎的刘半农先

生提供法藏 Ｐ􀆰 ２８０９ 录文，④ 使顾先生 “狂喜” 不已，⑤ 然而由于条件制约， 顾先生所

见材料有限。 随着敦煌遗书逐渐公布， 孟姜女故事在敦煌流传的情况日渐清晰， 颇受学

界关注。 据学界整理， 和孟姜女故事相关的体裁有变文 （如 Ｐ􀆰 ５０１９、 Ｐ􀆰 ５０３９、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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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８４６６、 Ｓ􀆰 ８４６７①）， 也有诗歌 （如 Ｐ􀆰 ２８０９、 Ｐ􀆰 ３７１８、 Ｐ􀆰 ３３１９、 Ｐ􀆰 ３９１１）。② 经过学者

的考据， Дх１１０１８＋ＢＤ１１７３１＋Ｐ􀆰 ５０１９ 可拼合为一卷， 正面为 《孟姜女变文》， 背面则是

白描长城、 远山和劳作的人物。③ 这种图文结合的形式和法藏 Ｐ􀆰 ４５２４ 《降魔变文》 相

似。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 Дх１１０１８＋ＢＤ１１７３１＋Ｐ􀆰 ５０１９ 变文之中出现 “莫贺延碛”。 莫贺

延碛地近敦煌， 是唐代经由沙州、 瓜州前往伊州的必经之地， 不在长城附近， 也不是孟

姜女故事发生地； 它的出现很有可能就是讲唱者有意无意将自己和听众熟悉的地名加入

变文。④ 这一资料的整理与探讨对顾先生的专题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注脚。
从 《高僧传》 到 《刘萨诃因缘记》， 从 《续高僧传》 到 《瑞像因缘记》， 刘萨诃与

凉州瑞像的记载经历了一个不断 “层累” 的过程， 其结果就是： 刘萨诃从凡夫俗子变

成了一代名僧，⑤ 凉州瑞像的神秘色彩也逐渐厚重。⑥ 但是不论后代如何 “重塑金身”，
这则传说的深层一直包裹一个史实， 那就是古代甘肃永昌御山的确存在一系列佛事活

动， 数百年中， 人们造像立寺， 香火不断， 声名远扬， 以至于隋炀帝西巡东归， 也要亲

自拜谒， 赐题匾额。 御山圣迹至今仍存。
另外， 对于不断增加的因素， 我们的确需要甄别， 并进行深层揭示。 巫鸿先生

１９９４ 年发表 《再论刘萨诃》， 指出： “文献和艺术中的刘萨诃更多地是一个传奇式的虚

构， 而非真实的历史人物。 为什么他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文献和艺术作品中？ 对于从 ５ 世

纪到 １０ 世纪精心编制刘萨诃故事的作家和艺术家来说， 他的身世和灵迹意味着什么？”

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即对不同古代作家和艺术家来说， 刘萨诃到底意味着什么？” ⑦

尚丽新先生也认为， “与其花费力气去勾稽史实， 不如将重心放在研究传说的产生、 衍

变和影响上， 从而反思在刘萨诃信仰在 ４—１１ 世纪历史变迁中一种民间状态的佛教信仰

对社会、 文化、 风俗和思想的影响。”⑧ 笔者非常同意这种看法。 除了李师仁故事， 《瑞
像因缘记》 还增加了道宣时代之后、 唐天宝之前的系列神话传说， 这个版本已经非常

丰富了， 但是如果把它和莫高窟第 ７２ 窟南壁刘萨诃与凉州瑞像因缘变相进行比较就会

发现， 这铺壁画的内容更加丰富。 也就是说， 在晚唐五代宋初， 河西地区大概还流行着

另外一个比 《瑞像因缘记》 更加丰富的版本， 《瑞像因缘记》 远远不是最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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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柰” 的添加， 笔者认为， 这大概就是为了增加凉州瑞像故事的吸引力， 以

河西地区常见的、 也是极负盛名的特产 “柰”， 拉近听众和故事主角的距离。 凉州瑞像

不再遥远， 而是恰恰来自他们生活的河西； 凉州瑞像和听众之间不再没有任何联系， 由

于 “柰” 是河西居民生活中的水果特产， 听众和瑞像自然也就产生了亲近感。 这个情

节对瑞像故事的传播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此， 笔者试举另外一则辅证案例。
劳度叉斗圣变是晚唐五代宋时期敦煌石窟中常见的一种题材， 其文献依据就是盛行的

《降魔变文》。 梳理 《降魔变文》 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情节： 临近斗法之时， 须达长者

四处寻找舍利弗， 最后在牧童的指引下， 在七里涧尼拘树下寻找到入定的舍利弗。 “七
里涧” 在哪里？ 项楚先生认为， 七里涧 “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 并敏锐指出 “这是转

变艺人援用中土地名入印度故事之例”。① 笔者同意这是艺人援引了佛教文献中所没有

的中土地名， 但是七里涧位于 “河南洛阳市东” 一说， 值得商榷。 释道宣 《续高僧》
记载， 正光年间凉州瑞像出现之时， 身首异处； 北周初年， “治凉州城东七里涧忽有光

现， 彻照幽显， 观者异之， 乃像首也， 便奉至山岩安之， 宛然符会。 仪容雕缺四十余

年， 身首异所二百余里， 相好还备， 太平斯在。”② 这段文字非常明确， “七里涧” 位于

凉州城东。 如果说艺人援引中土地名能够增强变文的感染力， 那么在敦煌演绎变文， 援

引河西当地的地名， 似乎更加合情合理。 进一步说， 援引河西特产更是情理之中。
在有关凉州瑞像历史叙述的 “层累” 过程中， 敦煌或者河西元素被添加进来的案

例远远不止于拙稿所举。 “李师仁” 这个虚构的人物角色的出现、 “柰” 这个极富地域

特色的元素的增加， 都是河西地方文化的影响所致。 刘萨诃信仰和凉州瑞像信仰影响力

如此深远， 影响区域如此广阔， 究其原因就是它宏大的包容， 就如同一条长河， 之所以

源远流长， 奔腾不息， 其实就是源自不同地区的万川涌入， 涓流汇集。

９李师仁故事与河西美柰———兼论历史叙述的 “层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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